壹、考察緣起

21世紀的世界已然進入「知識經濟」時代，透過電腦、網路的廣泛應用，奠定了知識經濟的基礎，同時也帶領我們進入一個數位學習的時代。而在此時代中，如何透過數位學習的方式與世界先進國家在智識發展上接軌，藉此強化我國人力資源，持續培育優質公務人力，使得政府能在全球化之嚴峻競爭及壓力下維持競爭優勢，成為我國公務人力發展的重要目標。

有鑑於資訊科技發展之重要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以下簡稱本總處）於91年起即建置「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建立電子學習護照制度，透過網路資訊交流，提供公務人員學習機會，嗣為建立完善管理及推動機制，行政院於95年訂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數位學習推動方案」，依實施期程分為「導入」、「發展」及「推廣」三階段，本總處基於行政院人力資源發展主管機關立場，遂循序規劃推動相關措施，包括推動數位學習平台單一簽入（single sign-on）人事服務網。訂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辦理數位學習成果評量」，舉辦數位學習研討活動、協調訓練機構開設數位學習專業人才培育班等。另鑑於公務人員數位學習逐漸邁入導入階段後期，為求本政策能更具突破性及前瞻性，爰於97年度申請參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以期公務人員或公部門數位學習之推動方向，更能契合我國推動數位學習政策方向。

本次考察原本訂於2012年6月間前往印度執行，惟於出發前得知當地電廠發生爆炸，導致印度用供電不穩，許多原本擬定前往訪問及拜會的機構業務受其波及，不便接待本總處，故決定選擇另覓其他地點。經行政院資訊安全辦公室推薦及協助蒐集資料，得知澳洲因地廣人稀，教育資源並不普及，因此於1970年代間即開始使用數位學習的方式於當地的中小學授課，雖不是使用網路，而是使用錄像教學（recording teaching），但仍可說是公部門數位學習的先驅，發展至今亦有40年餘，相信澳洲在數位學習機制及公私部門間的合作互動經驗，均可作為我國的借鏡，爰決定前往澳洲進行本次的考察。
本次考察期間，承蒙駐坎培拉代表處陳啟嘉秘書行程安排、駐布里斯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宋文城處長、譚國定組長，以翁瑛敏處長、林鼎翔組長及郭裕強秘書等同仁鼎力協助及熱情接待，促使本次訪問行程能圓滿完成，藉此並致誠摯謝忱。
貳、考察成員及行程紀要
一、考察成員
本次考察人員為本總處培訓考用處陳科員漢宇。

二、行程紀要
本次考察自2012年11月18日至11月24日，計為期7天，扣除交通期程2日外，共計考察布里斯本2日及墨爾本3日。

行程表

	
	日期
	活動重點
	備註

	去程
	11/17
	前往澳洲布里斯本
	

	布里斯本
	11/18（星期日）
第1日
	抵達澳洲布里斯本
	交通行程


	
	
	拜會昆士蘭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考察澳洲華語文中心在布里斯本當地數位學習推動之成果及版權交換機制
	

	
	11/19（星期一）
第2日
	拜會駐布里斯本經濟文化辦事處
	

	
	
	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考察澳洲聯邦政府關於公部門數位學習推動策略與執行情形
	

	布里斯本～
墨爾本
	11/20（星期二）
第3日
	搭機前往墨爾本
	交通行程

	墨爾本
	11/21（星期三）
第4日
	拜會駐墨爾本經濟文化辦事處

	

	
	
	拜會紐澳政府學院（Th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chool of Government），考察該學院對於公部門數位學習推動成果及展望
	

	
	11/22（星期四）
第5日
	整理考察相關資料並準備拜會內容
	

	墨爾本～布里斯本
	11/23（星期五）
第6日
	拜會維多利亞數位產業協會（eLearn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Victoria），考察該協會對於數位學習教材製作、規劃及認證情形資料整理
	

	回程
	11/24（星期六）
第7日
	抵達臺灣
	返國


參、考察行程與紀要
一、澳洲政府體制與人事制度
澳洲從18世紀起，即成為英國殖民地，其中共分為6個殖民區。至1901年起，澳洲6個殖民區改制為「州」，並共同組成澳大利亞聯邦（Federal System），英國國王亦為澳洲國家元首， 1927年首次澳洲聯邦會議在坎培拉國會大廈舉行，也奠定澳洲此後邁向君主立憲制之政治獨立之路。直到1986年，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簽署「澳洲關係法」，確立澳洲最高法院具備「終審權」，英國法律不再對澳洲有效，使得澳洲正式脫離英國成為獨立國家，但英女王仍為澳洲國家元首聯邦制度，實質之政治核心則在內閣（cabinet），而內閣總理（Prime Minister）則為實質政府首長。
澳洲的政府體制主要有兩大特色：第一是承繼英國的政治傳統，推行英國西敏寺式（The Westminster System of Government）的內閣體制，並以眾議院多數黨組成政府，第二是推行聯邦制，政務由聯邦政府與與6個州政府劃分職權，聯邦政府在外貿和各州間經貿往來、福利措施、國防、外交等事務具有管轄權，而州政府則對各州內部各項事宜有管轄權，且各州州長均為內閣成員，另澳洲設有聯邦議會、6個州議會及兩個代表理事會。

澳洲的人事制度建立源於1902年公務員法（Public Service Act）的制訂，該法案於1922年修正，明確規範公共服務部門結構、公務人員職位分類、及其適用、陞遷、調任、懲處及解僱等，而公務人員人事管理權責係由統一之中央機構—公共服務委員會（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管理。
二、拜會昆士蘭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
（一）機關組織及業務介紹
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數位學習（e-learning）技術運用愈趨成熟，電腦融入中文教學受到各方普遍關注與討論，故僑務委員會於 2007 年起規劃建置「全球華文網」（www.huayuworld.org）數位學習入口網站，以凝聚學習社群，藉以樹立臺灣優質華語文之品牌形象，成為拓展海外華語文市場之最佳行銷通路，並於2009年與國科會共同於澳洲布里斯本設立昆士蘭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
本次前往拜會昆士蘭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其目的一方面在於希望瞭解該中心如何透過數位學習的方式，將華語文教學拓展至澳洲各地；另一方面，因行前即得知該中心多為澳洲華語教師及當地華僑之聚集地，而澳洲數位學習的濫觴，亦從澳洲本地之中小學教育起始，透過數位學習的方式，將教育資源傳送到偏遠地區，故希望可以從當地華語教師實際從事教學的角度，探尋澳洲政府如何以數位學習將初階教育普及化之經驗。

（二）數位學習推動情形及經驗
本人於11月18日（星期日）下午由駐布里斯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譚國定組長陪同，於當日下午2時前往昆士蘭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訪問。據譚組長告知，該中心固定休息時間為每週一，而最多人聚會及研習時間，是每週日下午「華語文教師研習課程」之時段，故安排於週日前往訪問該中心。當日接待我們的為當地華語文種子教師林老師，林老師首先介紹該中心建立的緣起及沿革，隨即帶我們參觀正在進行的華語文教師研習課程。
林老師表示，近來因為中國大陸崛起，澳洲學習華語文的人數急遽增加，但因澳洲地廣人稀，實在無法透過實體教學（face to face learning）教導華語文，於是該中心招募華語文教學之種子教師，於每週日下午開設數位學習課程製作之研習課程，指導這些教師如何統一製作數位課程，包括設計課程內容及運用數位技巧（digital technique）等，再由這些教師把數位課程傳送給有需要的偏遠地區，或再去指導其他的華語文教師，藉此拓展華語文教學版圖。另外部分華語文教師同時也是澳洲中小學的老師，故當其學習了數位教材設計課程後，同時也可以直接在學校內使用（教學組織圖如下）

                                華語文教師研習課程


圖1：昆士蘭華語文中心教學組織圖
林老師說，以網路教學為例，華語文數位學習的確解決了傳統學習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問題，讓學習者透過網路連結取得學習資源，而且學習人數不受限，加上澳洲網路硬體設備建置完備，可說成效頗佳。但以一個教育者的立場，他認為這樣的方式仍有許多侷限，包括數位學習課程，多半都是以「學習者」為中心，也就是側重「學」的活動，而非「教」的活動，因此很多時候雖然設計了想像中適合學習對象的課程，但卻無法實際瞭解這些課程效果如何，而且也沒有機會和學習者直接討論，若學習者有問題，教師也無法即時解決。為了解決這些困境，該中心近年來嘗試推動「混成課程」，即除了網路教學以外，試圖將較鄰近的學生們固定聚集，以便當面研討或交流數位學習教材之內容。
另外，因林老師本身也是澳洲布里斯本小學的教師，其提及昆士蘭州政府對中小學教師每年要求其必須接受100小時專業發展訓練（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其中30小時必須透過數位學習方式，此一規定也讓其對於數位學習之技術和運用更加熟悉。此和我國目前對公務人員學習時數每人每年以40小時為下限，其中必須包含最少5小時之精神有異曲同工之處。
三、拜會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Australia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一）機關組織及業務介紹
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Australia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APSC）是澳洲公務人員人事管理法規之統一中央機構，自1902年澳洲公務員法（Public Service Act）制訂，並於1922年修正後，確立澳洲公務人員永業制的型態。1999年通過公共服務法（Public Service Act 1999）修正案，並於該法第20條規定，各部會機關首長代表聯邦負責各部會公務人員之聘僱、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及責任，故澳洲公共委員會雖仍是聯邦政府部門最高人事行政主管機關，但其功能和角色，已逐漸轉變為制訂相關公務人員聘僱規定、行為準則，受理違法之申訴案件，以及規劃提升公務體系高階文官領導能力方案等。其主要任務及職掌共有10項，分述如下：

1. 評估各部會機關符合及維護公共服務價值（APS Values）之程度。
2. 評估各部會組織及程序之適切性。
3. 向公共服務部長（Public Service Minister）提供有關人事管理相關事務報告。

4. 促進公共服務價值及行為準則。

5. 調查檢舉部會機關首長及員工違反行為準則之申訴報告。
6. 發展、增進、檢視及評估公共服務用人政策與執行。

7. 促進公共服務人事管理持續改革。

8. 協調及支持公共服務部門訓練及生涯規劃。

9. 促進及培養公共服務部門之領導能力。

10. 基於部會或機關要求，就人事管理相關業務提供建議及協助。

（二）數位學習推動情形及經驗
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負責公部門數位學習之業務單位辦公室位於布里斯本市中心，本人在譚國定組長的陪同下，於11月19日（星期一）下午前往拜會該委員會昆士蘭州辦公室主任Peter Anderson先生，並以通訊會議方式，協同該委員會策略通訊科科長Katherine Power，共同就澳洲數位學習機制及運用等情形研討並交換意見。
Anderson先生首先表示，因為澳洲是一聯邦制國家，公共服務委員會雖為中央的人事法令統籌機關，但對於各州實際推動數位學習的運作，仍不能過度干預，主要是負責協助各州發展並解決相關問題，所以該委員會成立了「數位學習支援小組」（eLearning support panel），並肩負以下4種功能：

1. 諮詢（Consultancy）：若各州政府在數位學習的發展上有所問題或困難，該委員會可以提供建議和方向，但不強迫各州政府必須照辦。

2. 數位學習內涵發展與認證（Content Development and Accreditation）：該委員會可以幫助各州政府在發展數位學習的不同階段中，辨識出自己的需求及需求，並進一步協助各州評估是否有自行開發課程的需要。如各州自行開發課程，該委員會也可以建議該州政府應透過哪些立案的訓練機構加以認證，以增加課程的可信度。
3. 建立數位學習管理系統（Building e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協助將現有的實體教材內容轉化為數位學習內容，瞭解不想推動數位學習地區之原因，並提供必要協助，設計多樣性的學習方式，從聯邦政府到各州政府均可以使用，並且時常追蹤及回報各階層對於目前數位學習的滿意度。

4. 訓練和支援服務（Training and Support Service）：對於使用者以及相關從事數位學習人員提供訓練，包括編寫指導手冊及線上教學應用等，並且教授數位學習負責人員所需的基礎電腦或是相關硬體設備的知識，使其能有足夠的能力負擔數位學習的開展。

目前據該委員會統計，各州政府約有70％使用數位學習，便於公務人員在本職學能及其他方面的進修，有20％的公務人員偶爾使用數位學習管道，然而約莫仍有10％的公務人員從未使用過數位學習的方式進修，這也是該委員會想要積極推廣的部分，不過該委員會目前面臨的難題，就是部分州政府或其地方政府目前財政狀況吃緊，數位學習預算持續下降，導致部分機關並沒有足夠的網路設備和基礎建設可供發展數位學習。該委員會策略通訊科科長Katherine Power就提到，即便建立了完善的數位學習支援小組，可是仍無法解決硬體的問題，尤其現在知識日新月異，傳統錄像教學的方式早已不敷使用，若當地網路設備不足，絕對會影響數位學習的品質，但諷刺的是，有些較富有的州，甚至可以將數位課程透過智慧型手機上網下載學習。

有關該委員會是否有可能透過強制性之法令規範或獎勵措施，以提升公務人員使用數位學習方式的機會時，Anderson先生表示比較困難，除了澳洲本身聯邦制分權的影響外，他們認為數位學習只是眾多「學習方式」中的一種，而推動數位學習的目的是希望公務人員能藉由各種不同的管道，更方便且更快速的提昇自己的能力，不僅是自我成長，也對服務民眾有所幫助。換言之，如果一個優秀的公務人員不透過數位學習，或是較少利用這個管道，但他仍可以擁有充實的知能與專業技巧，實在也沒有必要強迫他必須利用數位學習，因此不太可能以法令規範限制或是提升公務人員使用數位學習的誘因。

最後Anderson先生說明，目前該委員會的目標是發展「標準化」（standardized）課程，也就是確保數位學習課程的品管，而這必須和民間數位學習組織或協會互相配合才能達成，而目前澳洲也沒有完整的公私部門數位課程交換機制，故也希望在這方面能持續加強。而Anderson先生與Power女士聽到我國數位學習的「單一簽入」機制，而且目前已經有20個左右的網站使用單一簽入，均感到十分讚嘆，一方面佩服我們硬體設備的進步和網路的普及，一方面也表示囿於預算，澳洲目前還無法發展這種機制。並且表示希望有機會也可以和本總處保持聯繫，甚或來臺灣參訪。
四、拜會紐澳政府學院（Th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chool of Goverment）
（一）機關組織及業務介紹
紐澳政府學院成立於2002年，是由澳洲政府、紐西蘭政府等5個政府和16所大學及商業學校共同組成的一個非營利組織，其理事會共有4個委員會（committee），分別為審核及危機管理委員會、研究委員會、基金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各委員會人數3-9人。而該學院成立之目的在於提供政府領導和決策階層各種不同的培訓計畫，以加強公部門的領導決策和政策制訂，並且希望將學術理論與政治實踐互相結合，落實政府政策於公共服務中。該學院之特色如下：

1. 著重公部門中實證導向的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策略性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及兩者之間如何互動。

2. 建立政府和學術界間的協力伙伴關係（partnership），確保學術單位可以將最新最好的學術理論運用於政府施政之實踐上。
3. 拓展國際視野與跨領域的聯盟（inter-jurisdic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各政府部門間可能存在不同的問題可以互相學習，且目前政策問題多半跨領域及跨專業，透過政府聯盟可以更有效解決這些問題。

目前該學院提供之主要課程，係針對太平洋國家、中國大陸及印尼的高階文官，設計公共服務的高階在職培訓課程，以促進各國公共服務改革，並建立各國高階文官的外交網絡，並且舉辦許多行政論壇（executive workshops）邀請各國著名學者授課，以2012年為例，該學院共舉辦了29場次的論壇，並且許多高階文官都反映獲益良多。
（二）數位學習推動情形及經驗
本次考察紐澳政府學院係由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鼎翔組長協助聯繫並接洽，因該辦事處人力有限，本人係獨自拜會該學院之總經理Gleen Campell先生。Campell先生首先介紹該學院目前的課程類別，主要分為以下三種：

1. 執行研究員計畫（Executive Fellows Program, EFP）：這項計畫是專為40至45歲的資深高階執行文官所設計，課程為期三週，主要目的在協助高階文官學習面對較為複雜的公共政策議題，包括涉及政治環境、民眾需求及機關管轄權等議題。以及學習如何領導新世代的公務人員，與設計多樣性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

2. 實現戰略領導計畫（Towards Strategic Leadership, TSL）：這項計畫則是為35歲到40歲的中高階文官，且有潛力在兩年內升任資深高階文官之人員所設計的，課程約為2週，主要內容可說是執行研究員計畫的先修課，以主題式的策略領導訓練為主，並採取籃中演練的方式，設計許多複雜且危機感十足的情境，引導學員知道如何在不同情境下做出正確的決定。

3. 高階公共管理碩士計畫（Executive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MPA）：這項計畫是為了30歲左右之新管理階層（new managers）所設計，也就是具有高度潛力晉升為中高階文官，且工作經驗滿5年以上者，課程目標包括發展和擴張管理技能，提供這些文官高層次決策的工具思維架構，培養面對在迅速變化的政經環境下如何擔負更為困難的責任。

另外該學院也有幾個國際課程供泛亞洲國家（Pan-Asia countries）參與，包括太平洋執行計畫（The Pacific Executive, Pace）、澳洲--印尼的領導管理計畫（The Australia-Indonesia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Program, AILMP）以及中國大陸--澳洲領導培訓計畫（China—Australia Leadership Program, CALP），這些國際課程都可提供鄰近國家將其高階文官送來該學院進修。而Campell先生接著表示，該學院在數位學習上的應用，主要有兩個方式，第一是建立虛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如果有些行政論壇無法將老師請到該學院進行授課，便會利用虛擬教室。首先將不同課程的學生集合在虛擬教室中，然後每個人均有一套視聽設備，包括麥克風與電腦，接著由授課教師透過網路講授課程，學生則可以利用麥克風當場提問。第二個方式則是將部分課程的錄音或錄影放在該學院的網路上供下載使用。
有關討論紐澳學院是否可能積極開發數位學習的管道時，Campell先生表示，因為紐澳學院的授課型態，主要強調老師和學生，以及學生間的彼此互動，和數位學習偏重單向傳遞知識而少有回饋的性質不同。試以個案研究（case study）教學技法為例，透過大家在一個教室中互相激盪出的火花，應該會比透過數位學習的方式來的更有效，況且紐澳學院還強調學生彼此在課餘時所建立的關係網絡，這也是數位學習無法帶來的成效。而行政論壇之所以可以使用「虛擬教室」的緣故，乃因為這類課程是屬於單次演說，比較不強調互動，而且也可以節省將名師請到該學院來所需花費如機票、食宿等種種成本，至於將部分課程的影音檔放在網站上，則是希望透過分享的方式，可以讓更多人認識該學院。
當提到本總處近年來為培養高階文官知能及國際視野，也陸續選送人員前往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國國家行政學院、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等知名學府進行短期研習，Campell先生表達十分肯定本總處之作法，也很樂意與本總處有進一步的接洽與合作。
五、拜會維多利亞數位學習產業協會（eLearn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Victoria）
（一）機關組織及業務介紹
數位產業協會成立於2006年，其目的在於透過民間的力量，整合數位學習產業的發展，包括課程內容提供、系統開發、客戶端對數位學習使用之回饋、數位學習傳播管道及通路等。誠如前面報告所提，數位學習產業在澳洲發展由來已久，從原初將資訊科技與教育相結合開始，透過維多利亞州政府的協助，漸漸拓展到私人企業內部教育訓練的使用。該協會主要的目標焦點在於幫助培植數位學習產業鏈中各種可能的產業型態，以藉此把整個數位學習產業推展到更大的市場。
2008年起，該協會也開始將觸角向國際延伸，其會員已經遍及英國、愛爾蘭、韓國及以色列，加入該協會的會員，均可享有該協會在推動數位學習產業的資源，並且和其他國家相關產業的公司進行結盟。另外，該協會也邀請其他因著與數位學習產業鏈相關連之公司或企業加入，如科技公司或數位學習軟硬體設備之的出口商加入該協會，讓整個協會可以匯集更為多元性（diverse）的利益種類，而該協會的影響力自然也就更為增加，而該協會也在2010年被澳洲政府承認為「特殊利益團體」（Special Interest Groups），始得該協會在發展數位學習上的角色更為關鍵。
（二）數位學習推動情形及經驗
本次考察維多利亞數位學習產業協會，亦由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辦事處林鼎翔組長協助聯繫並接洽，並於11月22日上午拜會該協會其資深執行專員Simon Hann先生。Hann先生首先對我國在數位學習上的發展表示極有興趣，並詢問前往該協會考察之源由，經說明，鑒於本總處係負責行政院暨所屬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之規劃，而數位學習又是目前我國主要推動的業務，且為充分推動該項業務，本總處前申請加入國科會「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試圖從「整合公部門數位學習資源」、「培育公部門數位學習專業人才」、「發展公部門優質數位學習課程」及「辦理標竿學習及推廣活動」等四面向推動數位學習。久仰該協會係長期推動澳洲數位學習產業，並且亦擔任許多公私部門數位學習發展之顧問，故前往學習取經。

Hann先生表示，該協會成立之目的是要推廣數位學習，並將各項與數位學習產業鏈相關的企業整合起來，目前也常擔任許多公私部門數位學習的顧問，而Hann先生之前曾於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任職，故對澳洲公部門推動數位學習的概況也有所瞭解。據他觀察，澳洲公部門比較沒有能力自行研發數位教材，多半還是必須透過委外廠商製作教材，相較於私人企業，內部即有相當可觀的研發人才，可以自行創造許多符合其需求的教材，Hann先生認為，雖然數位學習是一種可以降低成本的學習方式，但對於公部門而言，這仍然僅是「眾多學習管道的一種」，政府比較沒有成本考量，所以也不必然積極推動數位學習，甚或取代其他的學習方式。此外，文官專業技能的成長並非政府的責任，而是端看每個公務員自己的意願及選擇，政府也無須強迫或是利誘公務員進行數位學習。反觀私人企業，因為對於員工的教育訓練目的多半是希望反映在公司的績效和利潤上，加上成本考量，自然比較會鼓勵員工使用數位學習。
接著論及數位學習產業鏈的相關議題，一般而言，數位學習產業可包括人（People）、技術（Technology）、教學系統設計之過程（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Process）、教學策略（Pedagogy）、組織文化（Culture）等五個構面，到底哪一個才是最重要的？Hann先生認為，每一種教學方式，都必須在文化的框架下，對人進行教導，所以「文化」和「人」是最重要的兩個構面，而教學設計和策略則是其次，但以上都必須以良好的技術為根本（如圖二）


圖2：數位學習產業重要性分佈圖

Hann先生復表示，目前數位學習的教材內容，在澳洲並沒有一個審核機關，多半是由廠商自行製作，且多遵循一套標準發展流程，這個流程包括「分析」、「設計」、「發展」、「實施」及「評鑑」，透過這些步驟，儘可能確保教材本身的品質不置致於好壞差異太大。而公部門所遇到教材撰寫的困境，多半在於有很好的素材或內容，但卻沒有相對應成熟的技術可以呈現。至於我們此次考察另一個好奇的版權議題，Hann先生表示，因為教材沒有統一審核及認證，所以該協會也時常處理有關版權侵權的問題。若遇侵權情事，除了當事人可以透過法律途徑以外，該協會如確認確有侵權行為，將會在協會會員間公布消息，使相關廠商或公司不敢再犯。
另外，有關數位學習本身似乎較多為單向學習，而非雙向互動之問題之議題，Hann先生認為，當然每種學習模式都有其限制存在，也不否認傳統的課堂學習確實可以帶來很好的效果，但他更認為技術層面都可以克服我所提及的限制。Hann先生舉澳洲共富銀行（CommonWealth Bank）為例，該銀行曾委請協會尋找廠商設計「虛擬教室」（類似紐澳政府學院的行政論壇使用），在教室中銀行員工可以透過電腦和先進的視聽設備和授課講座進行直接溝通，並不會降低學習效果。
近來本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推出數位學習與實體學習的「混成課程」，即學員必須先上過數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後，才可以進行實體課程之修習，既可節省實體授課之成本，又可鼓勵大家使用數位學習。此一作法頗受Hann先生的稱讚，認為本總處之做法十分創新，證明我國非常用心推動發展數位學習，如有機會也十分願意前往我國訪問。
六、拜會駐布里斯本及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這次前往澳洲考察，承蒙我國駐布里斯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駐墨爾本辦事處在行程聯繫及交通安排等項目之鼎力協助，為表感謝之意，爰於11月19日上午前往駐布里斯本辦事處拜會，復獲該辦事處宋文成處長接見，並慰問旅途情況。另於11月21日下午前往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拜會，係由林鼎翔組長接待，並復獲該辦事處翁瑛敏處長接見，談話約20分鐘，翁處長除關心我此次來訪澳州之緣由及參訪行程是否有所需要協助外，亦關切本總處目前在培訓公務人員之計畫及國內組織改造等人事議題。另據譚組長及林組長分別表示，澳洲兩辦事處目前正式人員均只有3至4位（含處長），必須負責當地所有之外交及領事事務、國人旅外24小時之急難救助、接待國內來訪團體、甚至下班後仍須辦理公文及撰寫電報向外交部回報每週概況，工作十分辛苦。對於其百忙中仍能給予本次考察之協助及接待，再次表達感激之意。

肆、考察心得與建議
一、賡續推動公部門數位學習資源整合

本次考察發現，因為澳洲聯邦分權的政治體制，各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多自行推動數位學習，較少在部門間進行交流與互動，澳洲公共委員會職責主要為訂定相關法規及擔任顧問或支援的角色，而非主動整合不同部會間的數位學習資源整合，其實無形中也造成資源的浪費。本總處及所屬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與地方行政研習中心目前推動的數位學習策略及方式多受到訪問考察機構的讚賞，包括積極推動單一簽入、整合數位學習平台資源、發展混成課程及建制數位教材合作交換機制等，有些甚至是澳洲政府及民間試圖推動但無法執行的項目，而且我國地狹人稠，網路等硬體設備普及性高，據臺灣網路資訊中心調查，截至2012年5月底為止，全國上網人口約有1753萬，上網率達76％，更俾利本總處及所屬兩中心賡續推動數位學習之資源整合。
二、庚續強化數位教材製作能力

本次考察得知，澳洲公部門數位學習教材的製作能力不強，主要教材來源還是提出需求後委託外包廠商製作，這和目前我國的情形較為類似，但在委外的過程中，因為沒有課程認證機制，所以常導致政府機關雖提出需求，但廠商最後完成的課程並未完全達成需求之情事發生。有鑑於此，本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自2010年起至2012年均開設數位學習課程規劃之相關專業人才、線上助教及線上教師之訓練，並且鑒於數位教材逐漸朝向M型趨勢發展，亦即數位教材內容不斷偏向開發過程繁瑣或是快速自製應用等兩極化現象，本總處及人力中心也賡續協助培育機關內部人才，以利各機關更具備獨立快速自製數位教材之能力，俾能更即時的反應教學需求。
三、建立公私部門數位交換機制與數位課程認證制度

接續前述有關強化數位教材製作能力之建議，本次考察發現，透過維多利亞數位學習協會，公私部門間已慢慢建立一套數位學習課程及發展經驗的交換機制，這對於公部門提升數位教材製作能力或是尋找優質廠商以強化數位學習發展均有很大幫助。另外，民間廠商製作數位課程所依循的「分析」、「設計」、「發展」、「實施」及「評鑑」等5個步驟，已漸漸讓澳洲民間數位學習教材的品質日趨穩定，並可進一步發展出數位課程的認證制度，而透過數位學習協會提供的平台，增加澳洲政府與民間廠商間的互動，數位學習課程之品質亦具備將逐漸進步的可能性。而我國目前在這方面則較為缺乏，課程的發展較無專業流程之進行，且公私部門間也少有數位交換機制，澳洲經驗可做為我國日後之借鏡。
四、改善數位學習效果，設計技術本位的客製化課程

本次考察另一項主要的發現，在於瞭解數位學習產業鏈之運作。澳洲的數位學習之所以能蓬勃發展，不僅僅是因為政府發展的早，更是因為民間企業與協會積極參與在周邊產業，打造出「產業鏈」（chain of industries）。也因為有如此完整的配套設計，更能凸顯該產業的核心價值，誠如數位學習產業協會的Hann先生所言，在人（People）、技術（Technology）、教學系統設計之過程（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Process）、教學策略（Pedagogy）、組織文化（Culture）等五個產業鏈的構面上，最重要的乃是以「技術」為本，設計符合各組織「人本」與「文化」的課程。我國目前雖然數位學習產業鏈尚未健全，然而仍可擷取澳洲關於課程設計的概念，開展及設計出更符合「使用者友善」（user-friendly）的介面、符合學員需要且兼容組織文化課程內容。加上我國資訊網路硬體設備的完整，相信必能精進數位學習之成效。
五、改善使用數位學習方式之心態
澳洲政府雖然發展數位學習產業已行之有年，且對持續發展該產業已打下良好且穩固的基礎，然其反而卻未更積極的在全國推廣數位學習，而比較傾向在公部門以各種學習管道並重的方式提供文官使用。究其原因，綜合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的Anderson先生和紐澳政府學院的Campell先生所言，澳洲政府視數位學習僅為學習方式的一種，所以不會特別鼓勵大家使用，主要推動的力量是在民間，透過數位學習產業鏈的升級與茁壯，以進一步帶動公部門數位學習的發展。我國係從2000年代後期，係因「知識經濟」概念及網際網路之盛行，開始推廣數位學習，且訂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數位學習推動方案」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辦理數位學習成果評量」等規定，亦規範公務人員每年學習時數下限40小時內，至少必須包含5小時的數位學習時數，種種成果之累積，使得我國數位學習發展亦頗有成效。我國目前應也可由原初之「導入」及「發展」期，逐步進入「推廣」期，不只以「推動數位學習」或「擴大使用率」為目的，而是更進一步將數位學習成為我國公務人員「慣於」學習的一種方式，相信必能更深化並落實數位學習之成效。
伍、附錄

一、考察昆士蘭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議題

（一）請問貴中心成立之目的與宗旨為何？如何募集願意學習華語文的學員？又大家對於數位學習的接受度如何？
（二）請問貴中心如何推廣華語文數位學習？目前數位學習課程有哪幾門？分別屬於哪些類別？ 
（三）貴中心取得數位課程的來源為何？是否有一套標準的數位課程規劃？或能夠自行製作教材或有課程認證機制？ 

（四）之前瀏覽貴中心網頁，瞭解貴中心常舉辦推廣華語文的活動，也知道貴中心部分成員為當地中小學教師，不知貴中心有無和澳洲政府合作推廣華語文教學的計畫？又如何從數位學習之方式著手？

（五）目前貴中心於數位學習的運用或推廣上有何困難之處？是否有突破困境的策略或方法？

二、考察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議題

（一）How does APSC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throughout the E-learning training program, especially in promoting the APS value and providing better service of APS?
請問貴委員會如何透過數位學習的方式推動文官價值以及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

（二）What is the main policy of APSC of E-learning? Does APSC have any solid strategy of developing the E-learning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How does APSC to decide that which course should be taught in E-learning process? 
     請問貴委員會對於數位學習的政策取向為何？是否有實質的策略或計畫加以推動？又貴委員會是否可決定，或如何決定何種課程類別可採用數位學習方式執行？
（三）Does APSC have any E-learning platform or website providing APS to serve courses on line? If so, how many kinds of courses does APSC have? And which category can be divided?
      請問貴委員會是否有數位學習的分享平台或線上教學網站？當中有哪些課程？又分屬哪些類別？
（四）Does every branch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ve its own E-learning platform? If so, what role does APSC play in integrating those E-learning platforms or websites? 
      請問澳洲各機關是否亦有自己專屬的數位學習平台？而貴委員會如何整合各機關數位平台或資源？
（五）Does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ve any regulation or incentive on E-learning t raining? For example, using more e-learning related to personal promotion, there is minimal requirement for e-learning hours, or APS can take e-learning class on working time?

       請問澳洲政府是否有相關規範或誘因推動數位學習訓練？例如，是否連結個人升遷制度、最低數位學習時數之要求，或可利用上班時間進行數位學習等措施？ 
3、 考察紐澳政府學院議題
（1） How does ANZSOG provid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leadership of public sector?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flaws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executing those trainings?

請問貴學院如何提供文官領導力的專業訓練？又利用不同途徑執行是類訓練之優缺點各為何？
（2） Has ANZSOG ever used e-learning program for training senior or high level civil servant? If so, how is the result and effectiveness? Is that a successful approach? If not, is there any reason?
請問貴學院是否曾運用數位學習課程訓練高階文官？訓練成效如何？是否為一可行且有效的途徑？
（3） Does ANZSOG have any platform or website of e-learning program? If so, how many courses does ANZSOG have? If not, has ANZSOG ever thought building a website of e-learning?
請問貴學院是否建立數位學習網站或平台供學員使用？如是，其中有哪些課程？如否，貴學院是否打算建立？
（4） As we know, ANZSOG has cooperate with several universities and business schools as partnership, and the e-learning also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has ANZSOG ever thought using e-learning training approach by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within university partners?

誠如所知，貴學院已與部分大學或學院建立伙伴關係，而數位學習在澳洲教育中向來扮演重要角色，請問貴學院是否想過透過擷取合作學校中關於數位學習之發展經驗，進而於貴學院使用？

四、考察維多利亞數位學習產業協會議題
（一）Why is the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ssociation?
      請問貴協會成立的宗旨與目的為何？
（二）Does the association have any plan to develop the course for government e-learning?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e-learning program design? how does the association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請問貴協會有無推廣公部門數位學習的計畫？以貴協會的經驗而言，公私部門在發展數位學習上有何差異？而貴協會又是如何與政府合作的？

（三）From the view of the association, which aspects can the government make progress in developing e-learning program?
      請問從貴協會的角度而言，澳洲政府部門可以從哪些面向持續推展數位學習計畫？

（四） Does the association establish any standard or qualifications of making e-learning course? and how does the association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copyright?

      貴協會是否對數位學習課程之製作建立過標準或規範？又貴協會如何處理數位課程相關版權爭議問題？
（5） What is the vision of the association? what are the goals or influences does the association want to achieve on e-learning industry?
貴協會未來的遠景為何？而貴協會對於數位學習產業未來的發展有何目標，或想對該產業帶來哪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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